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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尖棒
儿时的冬日，几乎天天玩一种游戏，

叫打尖棒。后来听说有的地方叫打尜、打
枷、打尖儿……但我觉得都不如我们这
里的叫法形象生动。

尖棒是用一段拇指般粗细、中指般
长短的圆木棒，把两头削尖，即成为名副
其实的“尖棒”，再找一块一尺多长的刀
形木板做“打板”，就可喊上三五个伙伴
较量一番了。

打尖棒具有一定的危
险性，所以玩的时候，需选
一块开阔的地带，要么是
在村子外面的大路上，要
么是在生产队的场院里。

是游戏就有规则，打
尖棒也不例外。尖棒的玩
法有多种，其中以“距离定
输赢”最为常见。具体的玩
法是：先用瓦片在地上画
出一个一米见方的方框，
两条对角线相连，这样就
把方框平分为大小相同的
四个区间，以此区间的区
号来决定每个人连续击打
的次数。因玩时须由方框
右侧向左击打，所以四个
区间的优势也大小有别。
根据难度和远近，上下相
对的区间分别定为3号区
和2号区，左右的则为4号
区和1号区。发棒时，尖棒

落在哪个区间，就可根据区号连续击打几次。
画好方框，伙伴们便通过剪子包袱锤来

确定出场顺序。上场后，先将尖棒放置于方框右
侧一拃长的地方，再用打板小心地敲击它一端
的尖部，使尖棒弹起，落进框内。假若落在了 3

号区，那么你就具有了连续向前击打 3 次的资
格。而这个区间，也正是你向前击打的起点。再
次轻“砍”尖棒的一端，弹起后，迅速用打板猛力
将它打向远处，紧跟着落点，连续重复击打，最
后你就凭自己的感觉目测一下距离，并报出一
个数字，这称为“叫尖”。

其他伙伴便跑到终点，用你本人的打板
倒着向回丈量。丈量时，边量边报数。最后一板
最为关键，若是板的末端正好与方框的左边线
重合，则你的得分就是丈量的板数；而如果打
板压在线上，你就必须来个胯下敲“尖”。将尖
棒放回原区间，执板的那只手斜向背后，从胯
下前伸，再次进行敲击，蹦出方框外才算过关。
机会只有一次，否则，就谓之“瞎了”，判为零
分，这是最让人懊恼的了。这一步难度非常大，
我们叫这样为“猴挠”，实在贴切生动。

打尖棒具有较强的挑战性和娱乐性，因
而成为男孩子的首选游戏，几乎人人配备一
副，藏在书包里，或者揣在棉袄中。有空的时
候，就玩它一局。面对尖棒，双腿弯曲，屁股
下蹲，瞄准尖部，砍跳起来，落入有利区间；
再一鼓作气，迅速将打板向前猛抽，只听

“啪”的一声，尖棒飞出几十米开外……动作
舒展自如，观者齐声叫好。那架势，那气场，
真叫一个酷，颇有几分舍我其谁的潇洒与豪
迈！谁还计较什么输赢呢？

扛炮声
我小时候盼年，原因之一就是可以买鞭

炮、放鞭炮。天黑后点上一小绺滴滴筋，闪着
噼噼啪啪的火星子，到处追着鞭炮声疯跑的
情景，已经深深地烙入脑海。

那时候，我们这儿平时根本接触不到鞭
炮。过年时鞭炮的种类也很单一，能买到的
只是那种最最普通的爆竹，一根捻子，引进
小竹节样的身体里，点燃捻子稍后就爆炸。
若说区别，顶多就是纸色和大小不一样。

年前年后，小孩想放鞭炮只能偷偷地进
行。没有爆竹，向大人要钱买是不可能的。只
能趁大人不注意时，在自家蒜辫样成挂的爆
竹上悄悄解下几个，装进衣兜里，装模作样
带出门。那时村里有个代销店，也有爆竹卖，
只是不敢去买。

如果实在偷不出也买不到，就得想非常
招数了。听到哪家放鞭炮，就跑到刚燃放完
鞭炮的地方找。有些鞭炮落地早，捻子还没
燃尽，剩下半截或一点儿，落到地上栽灭了；
有的鞭炮捻子和鞭炮主体的接口处太紧，把
火卡灭了。在一地花花绿绿的碎纸屑中，像
这样囫囵的鞭炮叫“哑炮”。拾到哑炮，接上
或续上一个捻子后，照样可以燃放。

我们那时放鞭炮胆大包天，花样百出。
好不容易弄来几个鞭炮，怎么玩才过瘾呢？
忘了是谁出的馊主意了，我们把大人喝酒剩
下的空瓶子找出来，在泥土里埋上半截，把
爆竹点燃后塞进去就跑。随着“啪”的一声闷
响，玻璃瓶爆裂四溅，碎片和泥土满天乱飞。
有时瓶里还装上半瓶水，有时把鞭炮塞进雪
堆里，有时是扣上个破铁盆，有时则压在石

头下，什么点子都有。其结果，不是水飞如雨
就是雪似烟花，或者把破铁盆和小碎石掀上
天！

那时，我姨哥在一帮小孩子中耍酷，手
捏着爆竹燃放时扔得慢了些，五根手指全都
炸掉半截。自那之后，我就很少燃放鞭炮了。
逢年过节到土地庙上香烧纸，我都是把爆竹
扔到一小堆干草中，点燃干草便远远跑开。

尽管燃放鞭炮很危险，那时我们这儿
“扛(方言音 gàng)炮声”却很盛行。除了小
孩之间扛，大人们玩得更疯狂。我们管鞭炮
叫“炮声”，“扛炮声”即放鞭炮比赛。

我们村西南面有个村庄，与我们只有一
沟之隔。从腊月廿八到大年初三，沟两边便
成了最热闹的地方。我们这边都姓袁，沟那
边的村里都姓程。两个村里的年轻人分立沟
的两边，用燃放鞭炮来比赛。

“扛炮声”很危险，只有胆大心细、眼疾
手快才行。沟那边点燃一个鞭炮，一扬手扔
到空中，随着“啪”一声脆响，引起一阵哄笑。
那边看热闹的人群，立马喊起来：“老袁家，
来一个！”听到挑衅，沟这边的年轻人哪肯示
弱，捏紧爆竹，烟头一触，手腕向上向外使劲
一甩，一个鞭炮便“嗖”的一下，直钻高处。

“啪”的一声脆响后，绽放出一团青烟，迅速
弥漫，转瞬散去。听到响声，这边的人群也开
始起哄，“老程家，再来一个！”就这样，你来
我往，略带竞争意味的比赛一年年继续。

但记不清从何时起，这种花样百出的鞭
炮燃放形式和扛炮声的比赛场面，随着我们
那批小孩的长大，已经慢慢消失了。

□李赞

我家的老屋后面，是一
片狭长的水塘，虽不算开
阔，但因汇聚着大半个村
子里的雨水，却也常年不

涸。水塘东西走向，两端大而深，中间细且浅，
就像一只硕大的宝葫芦，村里的人都叫它葫
芦湾。正是这处不大的水塘，陪伴着我度过了
快乐的童年时光。

寒假时节，正值隆冬，湾里结上了厚厚
的冰，伙伴们疯了似的在上面打滑擦(溜冰)，
或者打拉牛(陀螺)……然而，最令我难忘的，
还是破冰捉鱼的情景。

那时候，乡村里的孩子都泼实，不怕冷，
往往窗户外面刚泛出些许亮光，就早早地钻
出了被窝。然后扯着破嗓子喊上左邻右舍的
伙伴，人人还不忘带上小锤、耙齿(作为破冰
时的钎子)、篓子、小洋桶，甚至连家中取暖
用的炭铲子、炉钩子也偷着拿了出来。当然，
大家最想喊上的还是强子。强子的老爹在外
面上班，家里很富，刚进腊月，他家就时常飘
出缕缕肉香。而那些被强子啃得光溜溜的猪
骨头，是捉鱼时再好不过的诱饵。

我们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冰面上，阳光暖
洋洋地照射下来，光洁平整的冰面就像一面
镜子，映照着一张张被冻得有些发紫的脸庞。
凭夏日游泳时的经验，我们很快选好一处水
深些的点，接着由一人牢牢地攥着耙齿，另一
人抡起锤子，要在冰面凿出一个碗口大小的
洞。随着锤子的起落，飞溅的冰碴四处乱迸，
落到脸上凉飕飕的。但因被冰下的鱼儿诱惑

着，伙伴们依然兴致不减。有几次，由于伙伴
们站得过于密集，加之长时间地敲打，冰面出
现了险情。砸得正起劲的当口，突然听到冰层
大面积开裂的“咔嚓”声，大家便纷纷丢下工
具，连滚带爬地向四下逃散。

伙伴们轮流上阵，很快便砸开一个洞。
将成串的猪骨头放进篓子里，篓子的提手上
系着一根长绳，缓缓地放到冰下一米多深的
位置，找一块砖头压住露在外面的绳头，便
开始耐心等待。

耐不住性子的伙伴，常常守在冰口，时
不时地把绳子向上提上几下，众人的责怪
声，又迫使他们赶忙放下。这时的鱼儿，虽然
近乎冬眠，动作迟缓，但它们在水下嗅到骨
头的腥味，终究还是抵抗不住诱惑，便纷纷
游将过来。半个多小时过后，轻轻地将篓子
拽出冰面，但见几十条大小不一的鱼儿已成
为我们期待的猎物。顿时，伙伴们大呼小叫
着庆祝起来，全然忘记了在寒风中被冻得瑟
瑟发抖的惨状。运气好的时候，一上午的时
间，就能捉到上百条。在场的伙伴平均分了，
人人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兴奋。

乐悠悠地把鱼提回家，母亲便把它们倒进
一个大陶瓷盆中，拣小个的抓出来，给我们做
汤喝。满满一大锅乳白色的鱼汤，再放上几根
青萝卜条，看上去就十分诱人。几大碗下肚，顿
觉浑身热乎，头上冒汗。将大个的剁成段，用油
炸了，或者煎了，味道非常鲜美，很解馋。

这场景，至今回想起来，仍感到异常温
馨。

砸冰捉鱼趣无穷

□星袁蒙沂

□周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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